
任继愈同志是如何指导研究生的

任继愈同志 � 教授 �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

中国哲学史专业
、

宗教学专业博士指导教师
,

今年  ! 岁
。

任继愈同志 自∀ # ∃! 年以来共指导 了∀# 名硕士研究生和∀名博上研究生
。

他希望宗教 系 每

年都招收研究生三
、

五 名
,

甚至更多些
,

不耍间断
。

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
,

未能达到
。

有的同

志看他工作太忙
,

年事已高
,

视力又不好
,

培养的研究生本单位又不一定留得下
,

从心里希

望他不要把 自己的 日程排得太紧
。

但 任继愈同志常常说
% “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

,

不耍只考

虑我们本单位
” 。

每年招生季节
,

他都收到许多青年的来信
。

青年求知的欲望使 他 深 受 戚

动
。

他觉得
,

我们党正领导人民进行
“四化

”
建设

,

需耍知识
,

需要人才
。

自己作为老一代

的科学工作者
,

作为一个共产党 员
,

有责任去尽量满足这些青年的愿望
,

多为国 家 培 养 人

才
。

所以他总是尽 力争取多带几名研究生
。

培养研究生
,

招生是第一步
。

业务有考核
,

政治审查 也有专门部 门去管
。

但针对宗教研

究系的情况
,

任继愈同志提出
,

宗教研究系招的研究生
,

一定不能有 宗 教 信 仰 和 宗 教 威

情
,

一定要有坚实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
。

有的考生写信来
,

讲述自己如何虔信宗教
,

愿意

研究宗教
。

任继愈同志说
,

这些考生可以作其他适当工作
,

但不适宜作我院研究生院宗教研

究系的研 究生
。

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课
,

任继愈同志就讲学风
,

讲做人
。

他从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
,

讲到

我们应如何坚持马列主义
。

他指出
,

我们不能用经学的办法对待马列主义
,

而必须根据实践

标准
,

通过逻辑分析
,

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
。

不能只引用马列主义几个现成的结论加以简单

对照就算学习马列主义
,

必须深入理解马列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的实质
,
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。

他说
,

简单对 照的办法在国内不行
,

用这种办法来宣传马列主 义在国际 上也行不通
,

它只会

降低马列主义的威 信
。

他告诫研究生要有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的严肃态 度
。

他说
% “

在
‘

四人帮
’

横行的 日子里
,

有些很受尊敬的学者讲 了一些不该讲的
、

也可以不讲的话
,

这是

很合人痛心的
。

这违背 了科学的严肃性
。

有些人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印象不好
,

就是因为

我们有些同志常常变来变去
。

这就妨碍对具理的宣传
。

为了宣传其理
,

我们必须随时修正错

误
,

但不能随波逐流
。 ” 他要求研究生不是敷衍地

、

贴标签式地
,

而是认具地用马克思主义

指导 自己的学尤活动
。

他多次说过
,

我们要在 自己的专门领域里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
,

每个

人都应为此而努力
。

任继愈同志指导的 ∀ # ∃! 级研究生分儒
、

佛
、

道三个专业方向
,

课程较多
。

任继愈同志本

人就担负 中国哲学史
、

佛教概论
、

道教概论
、

古汉语等门课程的讲授任务
。

在最紧张的 日子

里
,

他一周耍讲三次课
。

有一次他患戚冒
,

一边咳嗽
,

一边仍坚持讲课
。

他是宗教所所长
、

所外还有些兼职
,

既有繁重的行政工作
、

又有紧迫的科研任务
,

但 他从不因此松懈 自己作为

指导教师的责任
。

他带研究生
,

除了定期的辅导外
,

平 素谁去找他
,

总是有求必应
。

有一次
,

两位研究生

写好了论文初稿
,

想请他审阅
。

任继愈同志让他们马上送来
。

见了面
,

这两位研究生看到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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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愈同志正患病卧床
,

他们很后悔不该今天来
。

即使别的同志指导的研究生有事找他
,

他 也

从不拒绝
。

研究生的论文
, 从选题目到观点

,

他都要和研究生反复讨论
。

他认具地提 出自己的

意见
,

同时又尊重研究生的独立见解
。

有一篇论文的基本观点他不同意
,

和这个研究生讨论

了多次
。

任继愈同志说
,

导师只能提出意见
,

论文还要你 自己作
。

如果你认为 自 己 确 有 根

据
,

那就应该坚持
。

还有一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一些老前辈不同
,

这个研究生有点担心
。

任

继愈同志鼓励这个研究生不必过虑
,

只耍有科学根据
,

该怎么说就怎么说
。

任继愈同志对研究生严格要求
,

特别耍求研究生认其读书
。

他说
,

不认具读书
,

出不了

好成果
。

有一次他对一个研究生讲
,

听说有些研究生不大注意练基本功
,

这 不好
。

他针对中

国哲学史的特点
,

安排研究生每 月读一本书
,

从
《 论语 》

开始
,

到 《 墨子 》 、 《
孟 子 》 、

老
、

庄
、

荀
、

韩
。

读一本写一份读书报告
,

每一份
一

报告任继愈同志都认真看过
。

他原计划让

研究生毕业时每个注释一本书
,

既练了基本功
,

注释整理的古书如能出版
,

对社会也是个贡

献
。

后来
,

由于统一要求论文
,

这个意见没有实行
,

但他要求学生加强基本功训练的思想芷

没有变
。

有几位研究生
,

在写论文的同时
一

也各注释了一本小书
,

普遍咸到受益不浅
。

任继愈同志

反对繁锁考证
,

炫示博学
。

但他也反对离开材料
,

空发议论
。

他要求研究生在具体研究的基

础上再作总体研究
,

又耍求他们在作具体研究时耍有整体观念
,

注意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
。

他不鼓励学生用许多精 力去写些功底不深的论文
,

他鼓励学生积 累资料
,

打好基础
。

对于研

究生们的作品
,

他从不过分赞扬
。

他说
% “

可以了
” 。

这就是研究生能够得到的好评价
。

但

研究生却从这里咸受到 了真正的爱护和帮助
。

他甚至象小学教师一样要求研究生字迹务必清

楚
。

他说
% “写稿人要为看稿人着想

” 。

他不厌其烦地十遍八遍地为研究生改正那些写得不

规范
、

不正确的字
,

业常常批上
% “

第三批简化字不要用
” , “六不耍写成大

” ,

等等
。

至

于标点的用法
,

改正符号和注释符号的写法和位置
,

他都谆谆告诫研究生注意
。

有一 位研究

生原来写的字迹不好辨认
,

在任继愈同志 严 格 要 求下
,

他 象小学学生一样刻苦练字
,

终于

达到字迹基本清楚
、

规范的耍求了
。

这位研究生后来说
% “我不仅练 了字

,

也学到 了严肃认

具的学尤作风
’夕 。

任继愈同志向研究生讲专业课
,

从不追求 传授一套系统的知识
,

而主耍是通过解剖一些具

体事例向他们传授治学的方法
,

培养他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独立 自主地解决 问题的能力
。

因

此
,

他能抓住社会上
、

学尤界出现的新 问题
,

及时引 导研究生用正确的立场
、

观点和方法去

分析和研究
。

此如
,

有一个时期
,

有一些人对孔子肯定过多
,

认为孔子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

化
,

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
。

他就这一问题专为研究生讲 了一课
。

他分析了儒家的形成

和发展
,

分析了中华民族 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儒家的关系后指出
%

封建社会尊重孔子
,

根本原

因是孔子支持封建宗教制度
,

芷给予 了理论的说明
。

他耍求研究生要 同封建主 义划清界限
,

不能尊孔
。

还有人对唯心主义评价过高
,

任继愈 同志也就此专讲了一课
。

他指出
,

唯心主义

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阶段
,

从无哲学到有哲学是 人类 的进步
。

在人类认识史

上
,

唯心主义也是人类认识史不可避免的过程
。

理论上的错误也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反动
。

厉

史上
,

唯心主义的某些命题也有积极作用
。

如孟子讲
“
万物皆备于我

” ,

为人的主观能动性

欢呼
,

这比 老庄到王充听天由命
,

讲命定论耍进步
。

但唯心主义多是提出问题
,

它对 问题的

解决在根本
(

) 则是错误的
。

唯物主义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
,

在它的指导下
,

可以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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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地推动生产的进步
。

唯物主义才代表了人类认识的正确方向和先进水平
。

最后他说
,

归根

结底还是个立场
、

观点
、

方法问题
,

他要求研究生一定耍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
。

任继愈同志关心研究生的学业
,

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
。

∃! 级一位研究生第一学期考

试成绩不理想
,

有些思想包袱
,

觉得 自己不宜再作支部书记
。

任继愈 了解这个情况后
,

专门

找他谈话
。

任继愈同志说
% “一个党员

,

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应努 力为党工作
,

不能消极
” 。

这位研究生在支部会上检查 了自己的消极情绪
,

他说
% “任先生那么忙

,

还专门 找 我 谈 思

想
,

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
” 。

他一直作 了三年支部书记
,

直到毕业
。

还有一位研究生
,

毕

业时分到某党校工 作
。

行前对任继愈同志说
% “到那里我还要坚持搞专业

,

公差太多总要考

虑考虑
” 。

任继愈 同志
% “那可不行

。

首先耍作好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
” 。

后来
,

这位研究

生同同学们谈起这件事时说
% “任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导师

,

还是一 名老党 员
、

老干部
。

我一

定做好工作
,

不能给先生抹黑
” 。

一 位研究生患眼疾
,

任继愈同志给他送来治眼疾的中药
∗

一 位研究生的爱人病了
,

任继愈同志给他送来药方
∗ 一位研究生亲属病故

,

任继愈 同志把 自

己授课的酬金给他送来
。

还有一个研究生家里发生了不幸
,

任继愈同志到宿舍看望他
,

安慰

他
,

鼓励他解除思想包袱
,

安心学习
。

任继愈同志经常到学生宿舍辅寻学业
,

了解思想
。

他十

分关心研究生 的政治进步
。

班 级党支部发展党员
,

征求他的意见
,

他总是认其地提出 自己的

意 见和建议
。

∀ # ! ∀年夏天
,

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了
。

由于住房困难
,

留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被安排在

离市区较远的一些仓促修起的平房中
,

不少人不愿去
。

任继愈同志在茶话会上说
%

我们经常

讲
,

耍体谅国家的困难
。

现在困难摆在我们面前 了
,

我们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
” 。

他

们还谈到 自己在北京大学时住房条件也不好
,

写文章时
,

常常把床板当桌子用
,

旁边还烤着

小孩的尿布
。

他也讲到老的莫斯科大学房子紧张
,

不少人就在走廊上摆一张桌工作
,

很多优

秀的学术著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来的
。

最后他说
% “困难只能影响我们的速 度

,

不能

影响我们的质量
” 。

他还耍求大 家要谦虚谨棋
。

他发现有的研究生学 习较好
,

产生一种优越

威
,

就对他们说
,

研究生毕业
,

在科学的道路上仅仅是开始
。

要尊重别人
,

不耍常常议论这

个不行
,

那个不行
。

研究生不是一张 白纸
。

各个情况如何
,

决定于许多因素
,

不少问题不是导师所能左右得

了的
。

但
一

导师有直接的责任和不可忽视的影响
。

特别是导师本人的表现
,

更是个 无 形 的 教

育
。

任继愈同志党性强
,

学风正
,

严于律已
,

不慕名利
,

生活俭朴
,

对人诚恳
。

他 的稿费基

本没有要过
,

成百元成千元地捐献给 了国家
。

但他 自己却为国家节省着每一分钱
。

他把底稿

写在废稿纸
、

废信纸的背面
,

他在内部来往中用的都是旧信封
。

参加学术会议
,

他宁可 自己

提着几十斤重的材料回来
,

也不到邮局去寄
。

在已毕业的两批二十多名研究生中
,

不论他们

的导师是谁
,

不论本人情况如何
,

对任继愈同志都怀着由衷的尊敬
。

现在
,

他年近古稀
,

他

还希望拿出更多的科研成果
,

希望带出更多的研究生
。

他对党
、

对人民
、

对青年有一颗赤诚

的心
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

世界宗教研究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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